
阿英晚清文學研究中的史料意識初探
――以《晚清文藝報刊述略》爲中心

韓知延*

1)

中文摘要

本论文以阿英编著《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並将晚清时期的文学
期刊和小报作为研究個案进行考證和探讨。本研究的著重點在於阿英在晚清文學研究和
史料彙編的过程中如何追求自己独具一格的編選思路和史料意识，以及其背後所蘊含的
意識形態的運作機制在他的史料編著的過程中如何呈現。

至於阿英的编选思路，这在上世紀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語境中，他沿著“文學”與
“政治”一體化的方向，並以社會和歷史的責任感追根溯源，由此確立以“文史”為一體的
價值觀及編選思路。顯然，阿英“文史一體”的價值觀及編選思路，不只局限在他早期的
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还对他後期的史料搜集整理及研究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由此
可见，這就體現在他後期所編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

《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是阿英後期的著作中专门记报刊的著作之一，在此书中阿英
专门介绍了晚清二十三種文学期刊。此书由《晚清文学期刊述略》、《晚清小报錄》和
《辛亥革命书證》三個部分组成。其中，《晚清文学期刊述略》、《晚清小报錄》正是
阿英基於收藏史料的基礎上编选而成的。他对晚清期刊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評價，深入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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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其中所蕴含的史料價値，既阐发晚清文学期刊的历史意义，其史料意识之敏锐、史料
研究之细致是显而易见的。

总而言之，《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是出於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考虑而著手编著的，由
此確保那些原始文献的價值得以发挥，並有助於彰显史料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價值所在，
从而確立晚清史料从發掘整理到专门研究的整體脉络及其可能性。

关键词: 阿英, 晩淸, 《晩淸文藝報刊述略》, 文史一體, 史料意識

1. 引言

阿英（1900-1977）1)，通常被稱之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他对中

国近代文学、中国新文学史料2)的发掘整理、对晚清文学，尤其是对晚清小说的

研究3)和对文学史料的收集方面用力甚勤。纵观阿英的研究生涯，可以归纳为以

下幾點：首先，他的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主要有三個方面，即“资料的整理與出

1) 原名錢德福，又名錢杏邨，筆名阿英、錢謙吾、魏如晦等。其中，“阿英”是1950年之后固定的
署名。因本文的研究對象（即《晚清文藝報刊述略》）為1957年所編著的，故在此一律使用他
後期所使用的署名。

2) 指的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该书共分十一部分，分别为总史、会社
史料、作家小传、史料特辑、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誌编目，最後为中国人名、日本人
名、外国人名和社团的四则索引。单从这些體例的编排上，该书被評價为阿英史料工作的
思路便超越了“为文学而文学”、“为史料而史料”，而致力於在文学史料中透视历史。而从
重大“事变”的角度切入历史，将“事变”與史料相结合，就为他限制史料工作的範圍，进行
“断片”式的整理提供了契機。参见陆成，〈阿英的史料学思想〉，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刊》第1期，2005年，第223-227页。

3) 指的是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晚清小说史》。此书除了总述（指的是第一章“晚清小說的
繁荣”、第二章和第三章“晚清社会概观”）之外，分別论及“庚子事变”、“反华工禁约运动”、
“工商业战争”、“反买办阶级”、“立宪运动”、“種族革命”、“妇女解放”、“反迷信运动”、“官僚
生活”、“讲史與公案”、“翻译小说”等各类主题，将这些主题放置到晚清社会政治背景之下，並
對重要作家作品作出了中肯的評價。详见阿英, 《晚清小说史》。收阿英著, 柯靈主编, 《阿英
全集》第8卷目錄。以下阿英原著所引版本相同，只注作者名、书名和页码，出版信息则不另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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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编写书目”和“研究论著”。此外，他还对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弹词、翻译

文学等一些领域, 也多有研究。4) 言简意赅地讲，阿英的治学实践，即是近代和

现代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就足以證明阿英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治学兴趣；其

次，阿英所做的史料證集汇编，可以分为晚明、清末民初和中国新文学。據相

关研究了解，阿英的资料搜集，是从1930年代前期在上海开始的，这时候他廣泛

搜集晚明5)和清末民初的文献资料，並编写有关史料汇集方面的著作，專心从事

“史料研究”6)和“晚清文學研究”。

正是基於此，本文将阿英後期所著中专门记报刊的著作《晚清文艺报刊述

略》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觸摸阿英在晚清文學研究和史料彙編中所呈现的編選

意識、史料觀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出於以下幾點缘由：

首先是出於对报刊本身的“史料性”。當我們牽涉到這一點時，我們必須意

識到：第一、很多作家在作品結集成書時，對原作加以刪改，以後又隨著意識

形態的變化而不斷修整自家的著述。尤其對於文學史家來講，试图了解作品的

初刊與修訂，是必要的过程；第二、我們之所以要關注報刊本身，不只是因為

它的史料性，而且還能夠與前代或同代的作家進行對話。在這樣的對話過程

中，既可以發現新的資料，也可以讓我們對舊說提出質疑，對歷史有新的詮

釋。7) 從這一點來講，晚清以降的文学，主要以报刊为中心来展开，可谓是以

4) 参见郭延禮, 〈阿英與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载《东岳论丛》第6期, 2002年，第125页。

5) 據柳亚子（1887-1958）1942年7月27日在桂林所写的回忆，阿英以标點晚明著作问世，並對於
南明历史的书籍，阿英藏本甚多，並且在他研究的过程中，他所有南明史料的来源，一部分是
阿英代他搜购得来的（如《史外》、《南疆绎史》、《小腆纪传》、《小腆纪年》、《晚明
史籍考》等)；另一部分是阿英借給他的（如《痛史》、《明季裨史》、《明季南略》、《臺
灣外记》等）。详见柳亚子, 〈懷念阿英先生〉。收柳亚子著, 《懷舊集》, 上海: 耕耘出版,
1981年版，第4页。

6) 有人认为阿英为何致力於史料的保存，是因为他对文学史料工作紧迫性的认识，因为當时的中
国处於一個激烈变动的时期，资料不是搜集但却極易散佚，因此阿英才致力於搜集、保存资
料。而有人则认为阿英重视史料收集並不在於他对文学史料工作的责任，更在於他有一種自觉
的史料意识。参阅陆成，〈阿英的史料学思想〉，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
2005；参见李丹宇，〈關於阿英史料学思想的思考〉, 载《晉阳学刊》第1期, 2007年。

7) 参见陈平原著, 《文学的周边》,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 第105-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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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8)。可见报刊被作为近代史料的重要类别之一，既有助於

还原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形象，也有助於进入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主要载體和

传播媒介。尤其是晚清报刊的出现，使文学體裁发生演变，促进文学进化的重

要历史线索，由此成为中国文学近代转型的重要动力。为了解析阿英《晚清文

艺报刊述略》，本文之所以重新論及曾经被众人所关注的报刊的“史料性”，就因

为其中蘊含著阿英本人從早期到後期呈現出追求“文史一體”9)的價值取向，並在

史料編選過程中則體現出嚴謹求真的史料意識。這裡既有個人偏好，也有學術

趣味，兩者融為一體，由此呈現出文學發展的時代性和多樣性。可见阿英所搜

集整理的文艺报刊，既是他史料研究的重要基礎的同时，也是他中国近代文学

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價值可谓極其重要。

其次是出於对《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的文献價值。根據上述內容，考虑到

晚清是中国文艺报刊的繁荣时期，阿英编著《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的文献價

值，不能一概而論。從著述時間來講，此書寫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特殊時期

（指的是1957年反右的特殊时期），在這種特殊時期中，要順應時代的變化規律

以及现实的政治及意識形態的需求，從中恰當運用理念就是主要因素。而從內

容來講，全书分三部分，即《晚清文学期刊述略》、《晚清小报錄》和《辛亥

革命书證》，可以说既是晚清文艺报刊的第一次“大集目”，也是晚清文学研究工

作者及报刊史研究工作者重要的参考资料10)，因此《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的文

献價值，尤其显得彌足珍贵。正是基於這一點，同时也考虑到阿英其人其文在

中国近代文学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及其影响，其研究的重要性更为不容忽视。

最後是为了试图彌補前人研究之不足。與中国学术界不同11)，至於目前韩

8) 參见陈平原著,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说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17页。

9) 至于此，將在第二章中予以論述，在此不再贅述。

10) 相关表述參见胡繼武，〈晚清文艺报刊拾零〉，载《文献》第3期, 1980年。

11) 中国学术界对阿英其人其文的硏究狀況，可分为两種範疇：一是阿英與中国近代文学硏究
（含晚清小说），另一是史料学、文献学、目錄学之类範疇。前者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在阿英
《晚清小说史》，其研究的焦點在於阿英对中国近代文学硏究所做出的贡献及其意义；後者
是指除阿英的文学硏究外的领域，其硏究的重點在於阿英在史料学、文献学和目錄学之类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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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术界对阿英其人其文的研究狀況，对此不夠重视，整理和研究都显得極为

薄弱12)。考虑到韩国学界对阿英其人其文研究的不足之处，需要进行相应的研

究。基於以上缘由，本文将阿英编著《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作为主要討論对

象，在正文中将它分为两個研究個案进行探讨。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

《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所提及的文艺报刊较多，此外还论及到辛亥革命时期

的史籍，此论文的研究範畴仅限於晚清时期的文学期刊和小报进行相应的探

讨。换言之，其研究的著重點在於阿英在晚清文學研究和史料彙編中如何追求

自己独具一格的編選思路和史料意识，以及其背後所蘊含的意識形態的運作機

制在他的史料編著的過程中如何呈現。本文谨慎认为，之所以需要關注和了解

阿英後期所編著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是因为它既有助於進一步了解阿英

其人其文，也有助於弥补一直以来被人们忽视的研究個案。

2.“文史一體”的選編思路

谈及阿英的文学研究，最为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的晚清文学研究。一方面，

他明確地意識到史料的重要性，由此作出大量切实有效的史料工作，這一點尤

其在他的晚清文学研究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成為他廣泛的文藝活動和學術研究

中所體现的精神內涵（如藏书思想、目錄思想和史料学思想等）。纵观中国学术界对阿英其
人其文的硏究，相关硏究成果数量虽然不算十分豐富，但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相应的硏究成
果。至於硏究成果目錄，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赘述。

12) 目前韩国学术界对阿英其人其文的硏究狀況，只有两篇由韩国学者在学术论文中若干提及到阿
英著作，其实严格意义上來讲，上述两篇文章也不是屬於专门研究阿英其人其文的：有一篇
是围绕翻译文学，即在翻译文学选集在中国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中若干论及阿英编选《晚清
文学丛钞》中的《城外文学译文卷》（指的是金素贞，〈當代中国的文学经典之形成过程—
—以三種翻译文学选集为中心〉，载《中国语文论丛》第59辑，2013年）；而另有一篇的硏
究课题为明清书籍中的插画硏究，除鲁迅、郑振铎外，还谈到阿英关注民间曲艺如晚清連環
画（指的是金秀玹，〈明清书籍插画研究的意义及其课题〉，载《中国语文论丛》第64辑,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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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組成部分。

早在1930年代初，阿英已在敏銳地意識到史料的搜集和保存的必要性。據

阿英所述，他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间，编写了不少书錄，如《近代国

难史籍錄》、《中英鸦片战争书錄》、《太平天国书錄》、《中法战争书

錄》、《甲午中日战争书錄》、《庚子事变书錄》、《辛亥革命书證》、《清

末小说雜誌略》、《晚清小说目》、《晚清戏曲錄》、《晚清小报考》、《国

难小说丛话》、《中国新文学大系》（索引卷）等。直到一九四一年到华中解

放区後，亦曾续成数種，如一九四五年三月在雜誌《新知识》第六期《戏剧专

號》上所发表的《华中根據地戏剧书錄》、《华中文学期刊略》、《华中根據

地书錄》等。13) 對此有人認為阿英為何致力於史料的保存，是因为他对文学史

料工作紧迫性的认识，因为當時的中国出於一個激烈变动的时期，资料不是搜

集但却極易散佚，因此阿英才致力於搜集、保存资料，將“历年搜访所得，刊为

目錄，公之於世”14)；而有人则认为阿英重视史料收集並不在於他对文学史料工

作的责任，更在於他有一種自觉的史料意识15)。由此可見，無论是对工作的需

要，还是自觉的史料意识，或是哪個时代和研究领域，阿英一生都注重文学史

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16)，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從1930年代開始，由於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史觀的傳

播，很多文學史家開始關注小說、詩歌、戲劇中所體現出來的社會生活的變

遷，從這個角度進入中國文學研究的，不妨以阿英在晚清文學研究中的史料彙

13) 詳見阿英，〈敍記〉。收《阿英全集》，第71-72页。

14) 阿英，〈敍記〉。收《阿英全集》第6卷，第72页。

15) 参见李丹宇，〈关於阿英史料学思想的思考〉，《晉阳学刊》第1期，2007年。

16) 至於阿英的史料工作，除了晚清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硏究之外，还體现在新文学史料的搜集
和硏究。阿英之所以集中搜集新文学材料，就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顾虑：“要想在新近出版的文
学史籍裡，较活泼充实地看到一些當时的运动史实，和文献的片段，同样的是难而又难。较
为详尽的新文学运动史，既非简易的一时的工作，为著搜集的不易，與夫避免史料的散佚，
择其主要的先刊印成册，作为硏究的资料，在运动上，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由此可以證
明，阿英致力於近现代史料的保护和完善，以及相关考證工作。致力於近现代文学研究乃至
新文学史料的发掘、考證、搜集和整理。至於上述原文，详见阿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资料》序记〉。收《阿英全集》第4卷，第283-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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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為代表17)。在19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語境以及革命文学的指定範疇18)下，

阿英從“文學”與“政治”之間的糾葛及所呈現的張力中確立了文學的時代性和政治

性，從而指出文學的社会意义，因為在他看来，“文学”與“政治”不是非此即彼，

而是並行不悖。這無疑是阿英文學研究和史料工作中所呈現的“文史一體”的價值

觀。所謂“文史一體”，是指沿著文學與歷史（政治）一體化的方向建構和進行價

值取向的文學價值觀念體系。它的核心是將文學活動納入到具體歷史活動之

中，以文學對現實的實際效用来评估它的价值。19) 當他在“文学”與“政治”關係

的認識上閱讀文學作品和編選文學史料時，明確地意識到其史料的價值及其社

會意義的關鍵性何在。就此而言，在他的早期文章中有段相關表述：

每一種文藝的組織以及文藝的刊物，旗幟都是很顯明的。我們可以看到三
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反動的資產階級文藝的運動，一種是代表小資產階
級轉換方向的勞動階級文藝運動，一種是直接走上勞動階級的勞動階級革
命文藝運動。這樣的分化，有些人以為是不好的現象，我們却認為是中國
文壇的進步。凡相信文藝是社會生活的表現，認識社會生活的，誰個都可
以說這是當然的一種結果。

我們認定文藝是和政治分不開的。這種種分化，完全是證明了政治對於文

17) 除此之外，至於討論晚清的硏究思路，不外以下幾種：一、從“歐西文思”如何解讀晚清文化與
文學，這一思路，從1920年代就已形成；二、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由於特定的意識形態
需要，強調“反帝”、“反封建”的意義；三、認定晚清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向西方學習。參
閱陈平原著，《文学的周边》，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95-96页。

18) 指的是1928年革命文学論戰，被評價為近代中国左翼文坛内部的一次重要纷争。这场论战由留
日学生雲集的创造社率先发起,立即得到了太阳社、我们社等文学社团的支持和响应。论战以
無产阶级“革命文学”为主题，著重讨论以下三個问题：何为“革命”、“文学”與“革命”的關係，
以及“革命文学”的建设问题，是鲁迅、茅盾與创造社、太阳社等文学青年關於“革命”以及“革
命文学”思想的一次集中交锋。當時“革命文学”主张的廣泛提出，是在1927年以来国民党发动
大规模清黨、大革命深陷低潮之时，中国左翼文人试图改变社会现状、寻求未来出路的直接
突破口。這無疑對於深入20年代中国革命的思想意识具有重大的参考價值。參見李都：《從
“革命”到“文學”——1928年“革命文學”論戰中的理論爭端》。收王元周，徐鹏著，《近代中
国：地域秩序與社会变迁》，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2-363頁。

19) 參見程金城著, 《20世纪中国文学價値系统 1900-1949》,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6年, 第
69-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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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的影響。……文藝是有階級性的，文藝是離不開時代的，政治上的階級
色調既如此顯明，有時代性的文藝也就不能不走上階級分化的一條路
了。20)

從上述引文中明顯地看到阿英所堅持的一貫姿態，他既十分注重现实文化的发

展状况，也以“激进”的方式來直率地表達自己的见解。需要指出的是，其背後所

隱藏的是他對歷史的一種敏銳的感覺，阿英的“歷史感”，正是他文學活動中所呈

現的思想性和趣味性的有機結合。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理論工作21)，他都要以

“批評”和“歷史”的立場（或以“批评家”和“史家”之眼光）來对过去的时代、過去

的歷史進行一種自覺性的“回顧”，這一點在他的晚清小說研究和新文學研究中體

現得尤為明顯，從而指出將“文學”與“事變”相結合的。22)

縱觀阿英的文学活动及其背後“文史一體”的價值觀，可見有其明顯的時代

性，在這種強烈的史料觀的關照下，他所追求的是“文學”、“歷史”與“政治”一體

化的方向，即如何認識和理解文学，從史料中如何表达宏大的时代主题，在这

一宏觀的歷史進程語境中如何呈現文艺的社會意義及其作用。歸根結底，阿英

对史料的正视和重视是学术研究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前提和理論根據。在

此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文史”為一體的史料整理思路始終貫穿著他的整個學術

生涯，並以此為基礎，阿英進而指出要“在史的时间意义上”搜集、整理和研究史

料的中心思想，這一點在他的中國新文學史料編著體現得尤為突出：

现在说到雜誌的编目。關於这一部分的存在，曾经有过很长时期的考虑，
就是有没有编目的必要。自然，只为著检查的便利，有著索引已够，不必
再来一個编目。就史的意义上讲，却又觉得不可少。因为这些支配著當時
运动的典籍，现在已不大容易找到。即从已辑集的单本或索引裡可以看见
标题，對於这文字所以写作的動機，和在发表时间上的重要，还是不免於
有些茫然的。有了这样的一個编目，再加有出版期的註明，则一路看来, 使
从题目上也可见當时文运是在如何的向前发展，好像是在读一部有系统的

20) 阿英, 〈批評的建設〉。收《阿英全集》第5卷, 第178-179页。

21) 包括民间文化硏究、中国小说史硏究、文献硏究和文藝批評等。

22) 參見陸成, 〈阿英的史料學思想〉，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期, 2005年，第2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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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书。若是在论战期内，更可连同对方雜誌编目互看，看雙方如何的
在刀枪相敌，各文来路極明。要考察作品在史的时间意义上，编目是非常
重要，而況这些雜誌已難於寻觅？23)

當阿英探索出一条中國新文学发展的新路径時，對此極為肯定，這是因為“其激

急與繁復，是历代文学中所不曾有过的”，由此阿英呼籲“产生较优秀的新文学

史，资料索引一类书籍的印行，在任何一方面，也都是有著必要的”24)。也正因

如此，阿英進而主張从这些史料內外的歷史語境中，試圖了解“對於这文字所以

写作的動機，和在发表时间上的重要”，乃至於“可见當时文运是在如何的向前发

展”。阿英之所以著手選編文學史料及其相關的文字，是因为他當时已自觉地认

识到保存、整理、研究文学史料的现实性和迫切性25)，也是因為“編成一部文獻

的書，既可以免散失，便檢閱，在文學運動26)方面，也是很有意義的”27)。

縱觀以上所述，在上世紀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語境中，阿英沿著“文學”

與“政治”（“文學”與“歷史”）一體化的方向，以社會和歷史的責任感追根溯源，

由此確立以“文史”為一體的價值觀及編選思路。顯然，阿英“文史”一體的價值觀

及編選思路，對他後期的史料搜集整理及研究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這就體現

在他後期所編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

23) 赵家璧主编, 阿英编选, 《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序例》，上海: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6
年, 第4-5頁。

24) 阿英, 〈《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編選感想〉。收《阿英全集》第4卷, 第302页。

25) “虽只是短短的二十年内的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已令人起‘渺茫’之感。……其实，不仅回
想起来，使人起寥远之想，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一些當时的文献，也真是大非
易事。……较为详尽的新文学运动史，既非简易的一时的工作，为著搜集的不易，與夫避免
史料的散佚，择其主要的先刊印成册，作为硏究的资料，在运动上，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阿英,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序记〉。收《阿英全集》第4卷, 第283-284页。

26) 指的是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署名张若英）。

27) 阿英, 〈《中國新文壇秘錄》前記〉。收《阿英全集》第4卷, 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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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史”說文，以“史”解文：《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之史料意識 

寫於1957年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28)是阿英後期所著中专门记报刊的著

作之一，介绍了晚清二十三種文学期刊。就此而言，此书的引言给我们提供極

为重要的历史线索：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为
配合这一会议，作协和上海市报刊图书馆，曾联合举行了“全国文学期刊展
览会”（一九〇二——一九四九)，很受文艺界的欢迎。

会上展出的晚清文学期刊，有《绣像小说》、《新小说》、《新新小
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时报》和《小说月报》七種。

实则當時所刊，至少在三十種上。始刊期亦非一九〇二，以小说报论，应
始於一八九二；以一般文学期刊论，应始於一八七二。这情況，曾简略的
和與会同志们谈到。

为著彌補这一缺陷，並使同志们较详尽的了解當時文学期刊发展情况，从
会议以後，我就著手编写这一本书錄。时作时辍，经过半年多，现在总算
草草写定了。从一八七二到一九一一，凡四十年，當時文学的流派，创作
的成果，以及文学运动的路是怎样结合政治运动走了过来，提到文学为政
治服务、为革命服务的高度，我想多少是能以看出個概略的。

由於藏籍损失甚多，有些刊物又至今没有访求到，这一著錄是不够完整
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幇助，俾能补充修订，臻於完善。29)

晚清文学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作用及其意义無法忽视，據阿英所说：“晚清小

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個最繁荣的时代。所产生的小说，究竟有多少種，

始终没有很精確的统计。……所以在當时，不仅新闻纸竞载小说，专刊小说的

雜誌，也就应运而生。”30) 显然，晚清無疑是個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淋漓

尽致地展示出晚清特定的时代风貌與當时文坛许多人士的文学趣味。从这一點

讲，後期阿英所编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以晚清與报刊之间、报刊與文学

28) 此书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29) 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引言》。收《阿英全集》第6卷, 第233页。

30) 阿英，《晚清小说史》。收《阿英全集》第8卷, 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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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之间的互动为根本，由此产生两者之间的交互關係，从中反映出晚清民国

这一特殊时期说不尽的文化景象。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直到1950年代後期，阿英為何著手重新搜集编辑晚清

報刊，对此有以下幾點理由：一、阿英將“晚清”看做一個文學史階段的概念，並

將“晚清文學”視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發展階段，因此将它作為一個具有文學史

意義的概念的用意相當明顯，並為之付出了切實的努力31)；二、阿英之所以著

手编辑《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是因为出於配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全国文学

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據相关史料记錄，當时所召开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

议，正是围绕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展开的，自从黨中央提出“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後，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出现了活跃的景象。作为文

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主要园地的文学期刊，首先便面临著一個極为重要而迫切

的问题：即如何正確地在刊物上贯彻执行这個方针，以推动文学事业进一步的

发展和繁荣，这就成为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此外，與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具

有鲜明的倾向性和顽强的戰鬪性这是进步的、革命的文学刊物所固有的光辉传

统。基於这一點，當时中国作家协会和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在此会议期间共同举

办“全国文学期刊展览会”，並作了具體而生动的说明。根據资料记錄，當时举行

的全国文学期刊展览会上，展出了1902年到1949年全国文学期刊和主要的综合性

期刊，大会还邀请了葉聖陶、徐调孚、阿英、楼適夷等幾位二十多年前的老编

辑出席讲话。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共同回忆起當年在白色恐怖统治时期，怎样

在各種困难的情況下办刊物。據他们说，那個时候办刊物的目的很明確，就是

为了要说话，要戰鬪。作为一個进步的、革命的刊物编辑，要善於通过刊物发

动讨论，进行鬪爭。32)

上述史料足以證明，《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是出於推行中国历史上所谓的

31) 左鹏军,〈近代文學的自覺和奠基——阿英的近代文學硏究及其學術史意義〉。收左鹏军著,
《近代戏曲與文学论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 第314-315頁。

32) 署名本刊记者：〈办好文学期刊，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记“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
议”〉，原载於《文艺报》1956年第23期。收杨志一著, 《杨志一诗文选》, 南寧: 廣西民族
出版社, 2007年, 第7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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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百方针的考虑和需要而编辑的，正如阿英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的引言中

所写的一样，即“當时文学的流派，创作的成果，以及文学运动的路是怎样结合

政治运动走了过来”33)，阿英从文学为政治服务著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

对史料选取的角度和取舍標準，但这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语境中是难以避免的。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阿英基於收藏史料的基礎上编选了《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其具體内容如

下：第一部分《晚清文学期刊述略》所收錄的晚清文学期刊二十四種34)（含带

访文学期刊五種，共二十九種）虽然搜集未全，但中国近代时期重要的一些小

说期刊都被收錄其中；第二部分《晚清小报錄》所收錄的晚清小报二十六種；

第三部分《辛亥革命书證》所收錄的资料，将它分为专著（共二十九種）、史

乘（共七十八種）、诗文集（共十四種）、丛书（共十種）、说部（共三十四

種）、雜誌（共四十種）以及附编（共一百三十種）35)。对此不妨先言简意赅

地回顾一下：

一、《晚清文学期刊述略》：这是阿英出於配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全国

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而所作的，1957年10月在《文艺报》上连载。它主要介绍

晚清主要的文学期刊，从中国最早的文学雜誌《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

记》（1875）和《寰宇琐记》（1876）等起，被稱为中国近代四大小说雜誌的

《新小说》（1902）、《绣像小说》（1903）、《月月小说》（1906）和《小说

33) 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引言》。收《阿英全集》第6卷, 第233页。

34) 指的是《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寰宇琐记》(1876)、《侯鲭新錄》
(1876)、《海上奇书》(1892)、《新小说》(1903)、《绣像小说》(1903)、《新新小说》
(1904)、《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雁来红丛报》(1906)、《新世界小说社报》(1906)、
《小说七日报》(1906)、《遊戲世界》(1906)、《月月小说》(1906)、《著作林》(1906)、
《小说林》(1907)、《小说世界》(1907)、《竞立社小说月报》(1907)、《新小说丛》(190
7)、《国学粹编》(1908)、《扬子江小说报》(1909)、《十日小说》(1909)、《小说月报》
(1910)、《南社》(1910)。

35) 详见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的部分目錄。收《阿英全集》第6卷, 第234-235、279-280、
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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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1907），至《小说月报》（1910）、《南社》（1910）止，共二十四種。

此外还罗列出五種待访文学期刊，言简意赅地概括出这些期刊的主要特點及其

性质。该书阐述了这些雜誌的基本内容和性质，概括出晚清文学期刊发展的轮

廓，从中可看到从1872年至1911年的时间之中的文学流派、创作成果，以及文学

运动如何结合政治运动发展的过程。

二、《晚清小报錄》收錄1896年至1911年间出版的小报，因在抗战初期，

阿英就自己所藏著錄成册，即从《世界繁华报》（1896）、《演义白话报》

（1897）等起，至《上海白话报》（1910）、《阴秋报》（1910）和《鹤立报》

（1910）等二十六種，对这些各报作了简要地介绍，即编辑者信息、创刊终刊时

期、版式编排等，此外还选錄和介绍书中的文章片断，由此展现出各個小报固

有的风貌，可见作者对每一種小报以有趣的闲话随笔，敍其大略。此外还有

《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作为一個独立的附錄置於文後，对中国画报的发展

槪況做了简要的敍述。其实，阿英之所以著錄，就是因为这些小报也“揭露了當

时的社会黑暗，抨击了买办、官僚以及帝国主义，奠定了晚清谴责小说发展的

基礎”36)。可见他对中国报学史进行补阙，正是出於上述意义上的考虑和需要

的。

三、《辛亥革命书證》：这是阿英本人所藏辛亥革命史籍为主，並参以

《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錄》及其他（指柳亚子）著錄编制而成的。这一部分原

载於1941年《学林》第六卷（一九四一年四月刊），转载於张静庐辑注《中国近

代出版史料》初编。收錄清末民初出版的與辛亥革命有直接或间接關係的单行

本书刊206種，分专著、史乘、诗文集、丛书、说部、雜誌和附编，对此进行略

述。據阿英所述，收编此书，因他“就近年所得，重加删补订正，以供中国近代

史研究者参考”37)，这样经过删补修改之後，與以前相比，显得更加充实。

36) 阿英, 〈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引言补充〉。收《阿英全集》第6卷, 第276页。

37) 同上, 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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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晚清文学期刊述略》和《晚清小报錄》为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文艺报

刊的参考书目；《辛亥革命书證》则为专门研究辛亥革命的历史、政治、思

想、文化和文学的参考书目。不难发现，阿英编著《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的主

要背景，具有明显的特點，“为著弥补这一缺陷，並使同志们较详尽的了解當时

文学期刊发展情況，从会议以後，我就著手编写这一本书錄。……从一八七二

到一九一一，凡四十年，當时文学的流派，创作的成果，以及文学运动的路是

怎样结合政治运动走了过来，提到文学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服务的高度，我想

多少是能以看出個概略的。”38) 由此进而證明，这裡明显地带著一種當时特定时

代的政治色彩，但从此书所收錄的资料和内容来讲，卻可以发现阿英以“史料”为

最主要的文献整理方式来钻研晚清报刊、晚清文学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为中国

近代文艺报刊研究的深入和领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礎，由此寻求中国近代文学文

献学和史料学的独立学术價值。

其中，《晚清文学期刊述略》、《晚清小报錄》正是阿英基於自己收藏史

料的基礎上编选而成的。因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他所涉及的诸多文献裡，阿英

对“晚清四大小说期刊”39)作为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評價，进而阐发晚清文学期刊的

历史意义。至於此，從如下幾段文字中，可以觸摸到他對晚清文艺史料的认知

和史料选编的思路：

……《月月小说》的主要功绩，卻应该说是对短篇小说的提倡。刊载短篇
之多，开前此未有之局。统计两卷所载，吴趼人即有“人镜学社鬼哭传”等
十三種，“黑籍冤魂”也是其间之一。天僇生有“学究敎育谈”和“孤臣碧血
记”。陈冷血有“乞食女兒”、“破产”。萧然郁生有“彼何人斯”。共约二十余
種。可以说是當时中国新的短篇小说的发展，一種新的尝试。

其次为翻译。除嚣俄“铁窗红淚记”（天笑译）、佚名“美国独立史别裁”（清
河译）外，主要的都是侦探小说，也有写俄国虚無黨的小说，长短篇不下
数十種，主要的译者就是周桂笙。侦探小说如“盗侦探”、“红寶石指環”、
“巴黎五大奇案”；虛無黨小说如“俄国皇帝”、“杀人公司”、“暴烈弹”、“女

38) 同上, 第233页。

39) 指的是《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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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八寶匣”，在當时很风行。这些小说的风行，前者自有其半殖民地
中国環境的背景與要求，後者和中国人民对於革命的要求不無關係。如果
说，提倡短篇小说，是《月月小说》的功绩，那麽，大量的翻译侦探小
说，掀起恶浪，以至发展成为後來的“黑幕小说”，就不能不说是《月月小
说》的劣绩了。不过，《月月小说》翻译名著不多，除嚣俄外，却还刊载
了法国孟代及比利时马德郄（梅特林克）两位名作家的肖像。这是他们在
中国最初的出现。……关於小说的理论建设，《月月小说》也有所建树。

天戮生所作独多，有“小说與改良社会之關係”、“中国历史小说论”、“中国
三大小说家论赞”及“剧场之敎育”。译有宫琦来城的“论中国之传奇”。而吴
趼人《月月小说敍》，陆君亮“月月小说发刊词”，对小说的史的发展及其
现实意义，亦多所阐明，但大都从夏穗卿、梁启超说。吴趼人“李伯元传”
及“说小说”，也应该说对於小说作家和作品硏究，是有贡献的。40)

因篇幅所限，此处只列出部分原文，但从上述表述中可以发现，阿英不止对具

有代表性的晚清小说期刊，还对他亲自编选的其他晚清期刊进行详细地介绍这

些文学期刊的由来（含创刊和停刊时间，出版週期、发行期数、办刊宗旨、主

编、撰稿人和发行人、发表的主要创作和翻译作品，以及在當时社会文化的影

响等），给予中肯的評價，有助於全面把握中国近代小说发展的整體脉络。正

是出於这样的顾虑，阿英进而强调收藏材料及其研究的重要性和價値：

曾经有好幾年时间，把硏究重點放在晚清小说上，在掌握材料过程中，就
接觸到了當时被稱作文艺报纸的小报。先後搜集得的，共有二十多種。这
些小报的编者，如李伯元、吴趼人，所发表的作品，如《官场现形记》、

《庚子国变弹词》，都标识著晚清文学创作的发展。还包含了很豐富的民
俗学材料。也在一定深度上，反映了當时社会，特别是半殖民地都市的上
海生活。但在报学史一类的著作裡，便是一张较完整的目錄，也不曾介绍
过，这是很不公平的。41)

當我们涉及到中国近现代文学发生和演变时，這裡蘊含著研究者極强的史料意

40) 阿英, 《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收《阿英全集》第6卷, 第253-254页。

41) 同上, 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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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妨将它放置到阿英其人，显得尤为关键，这就反映在他所著的、所选编

的著作中可见一斑。由上可知，阿英对文献史料的发掘、汇集、整理、出版方

面所作出的成就，既體现了阿英对史料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也體现了他对史

料研究十分執著，呈现出自己的一贯作风。

阿英在对晚清文学发生及发展的原始资料进行搜集整理中，将它落实到具

体的史料编研工作，一方面，他有意识地掌握史料，以及在史料中所收文章的

整體狀況；另一方面，他在实际的史料编研工作中，从学科发展的系统性和整

體性出发，进而强调编选史料的历史意义及其重要性何在。當阿英编选《晚清

文艺报刊述略》时，一贯坚持“文史”一體的價值觀及編選思路，並将文学作为一

種觸摸历史、透视社会的媒介，对晚清这一特殊时期进行审视和評價。正是基

於此，《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的史料意识，可以归纳为如下幾點：首先，阿

英十分注重史料本身，以“史料”说史，以“史料”解史，让史料本身讲话的客观性

和合理性；其次，此书有封面缩影、引言、报刊目錄（按出版时间排列）、分

析刊物特點以及所收錄的篇名，由此重構更加系统的编著體例；第三、整篇文

字言简意赅、思路条理清晰，从文献分类的角度来讲，此书既呈现出较为完整

的整體面貌，也不遗漏每個细节，可谓是编者对史料搜集的一番用心和不轻易

的功夫；二、阿英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纵观史料的搜集、甄别、阐释和

运用的整個过程，有明確的目的性，符合當时政治環境的现实要求及其價值取

向。

阿英通过对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呈现出以“史”说文、以“史”解

文的理论逻辑，其史料意识之敏锐、史料研究之细致是显而易见的。《晚清文

艺报刊述略》是出於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考虑而著手编著的，由此確保那些原始

文献的價值得以发挥，並有助於彰显史料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價值所在，从而確

立晚清史料从發掘整理到专门研究的整體脉络及其可能性。

4.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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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一生遊走於晚清文学和新文学的内部和外部、中心與边缘。尤其是他

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来源於他对原始史料的重视與肯定，是出於他对文史具

有独具一格的眼光和见解，以至於影响他的“晚清小说研究”42)，成为後來的研究

者理解與解释阿英其人其文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线索。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阿

英将晚清报刊（含小报）的兴盛看作是促成晚清小说繁荣的一個至关重要的条

件，因此要全面把握晚清小说的概貌及其发展线索，决不可忽略晚清报刊。显

然，阿英的這種问题意识，既为中国近代报学史进行补缺，也为进一步了解中

国近代文学提供良好的研究環境，由此进而構建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整

體框架。

阿英之所以将他的研究重點放在晚清报刊，是因为他曾经把研究重點放在

晚清小说上，在掌握材料过程中，就接觸到了當時被稱作文艺报纸的小报，正

是因为他明確地意识到那些资料可作为一種特殊类型的史料之基本功能及其用

处43)。从这一點来讲，與當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欧西文思”进入中国文学的角

度不同，阿英解读文学研究的角度和思路，與政治社会背景紧密结合，从當时

文学期刊的发展狀況中系统地概括出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这样的角度

和思路，也充分反映當时政治社会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既契合當时主流的意识

形态，也符合政治工作的时代要求，从各方面有助於刻画出政治社会的每一個

角度。

但从另一個角度来讲，阿英作为一名文学史家，他更为注重文学（文艺）

的“原生态”，对於文学史家的立场来讲，翻阅舊报刊，令人了解文学的“原生

态”，知道人家为何採取这種发言姿态，对话者是谁，有什麽“压在纸背的话”。

在接觸历史的同时，获得那個时代读者才有的共同感觉44)，便呈现出作为一名

知识分子的撰史的风貌和對於晚清文艺研究视野的拓展與深化。

42) 據赵景深所言：“注重目錄，专硏晚清小说细心和有恒自是主因。” 这就意味著从文学（尤其
是小说）、文献学和史料学的角度来对阿英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評價。详见赵景深著,
《文人剪影 文人印象》, 太原: 三晉出版社, 2015年, 第84页。

43) 阿英, 〈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引言补充〉。收《阿英全集》第6卷, 第275页。

44) 参见陈平原著, 《文学的周边》,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 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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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y on A Ying’s view of historical sources reflected in the studying 

literature of Late Qing Dynasty

- Focusing o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ate qi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晚清文藝報刊述略 

Han, Jiyeon

This paper tak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ate qi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by 

A Ying阿英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nd takes literary journals and tabloid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research cases to conduct textual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how A Ying pursues his unique ideas and 

consciousness of compil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research 

and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how the 

ideological operation mechanism behind it presents itself in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for A Ying’s editing ideas, in the spe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1930s, he followed the direc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nd traced back to the source with the sense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hus establishing the values and editing idea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s one. Obviously, A Ying’s values of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nd his ideas of compilation and selection are not only limited to his early 

collection,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historical data, but also play a subtle role in 

his later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historical data.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this 

is reflected in his later compilation of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ate qi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ate qi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ritten in 1957, is 

one of the works written by A Ying in his later period, which specially introduces 

23 literary periodicals in late Qing Dynasty. This book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journal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abloid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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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journ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a 

collection of tabloid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re compiled on the basis of such 

a rich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He made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evalua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s periodicals, and deeply explored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data contained in them, thus elucidat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s literary periodicals. A Ying’s collection,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liter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carried out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reality, which present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using “history” to 

explain th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o interpret the literature. It is obvious that A 

Ying has a keen sen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 meticulous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a wor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ate qi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as 

compiled out of the deep consideration of the real society,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value of those original documents can be brought into play, and help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so as to 

establish the overall context and possibility of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 A Ying, The late Q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ate qi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integration of literary and history, view of historical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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